
理想女性
亦 舒

! ! ! ! 大作家说得最
好，当问及理想女性
条件的时候，他答：
“要爱我，不爱我有
什么用？”

真的，美若天仙、才华盖世、富可敌
国，可是正眼也不看阁下一眼，有什么用？
据调查，有百分之三十男性认为理想伴

侣应相夫教子，这是第一条件；又百分之二
十二要求女性温柔娴淑；百分之十九选择勤

俭持家，还有，志同道合也非常重要。
至于美貌标致、聪明能干、学问佳、事业有成，全属

其次。
并且，有百分之六十九男性不再介意对方的薪水与职

位较高。
看样子，新男性的思想也渐渐搞通。
要求的是一个条件合理、爱他的、肯付出的合伙人。
老式男人总是怕女性太能干，可是，往往忘记只有做

惯事的人才懂得迁就之道；又不喜女性聪明，其实聪明人
才晓得弹性处理日常琐事；还有，过往坚强的女性亦不受
欢迎。嫌对方收入高最没有道理，情愿独力挑起重担，捉
襟见肘，苦不堪言。 !摘自新浪 !亦舒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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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式的!抱团"

周珂银

! ! ! !提起“抱团”，总不由
得会想起是温州人的精
神。的确，无论是炒房、做
生意还是出外闯荡，他们
几乎都是成群结队抱团出
击。在温州做鞋的个
体很多，有不少鞋企
也渗透到上海，在与
上海的鞋业交往中，
常有一些上海老板感
叹，说看人家温州人干什
么事都讲究一个板块效
应，特别有团队精神，哪像
我们上海人搞得七零八落
的。当然这所谓的“七零八
落”无非是指上海的企业
之间，不善沟通，比较冷
漠，捏不成团的意思。
要说这样的现象是上

海鞋企的常态还真不假，
记得三年前有一家童鞋厂
搬迁了，而前不久一家皮
鞋厂的老板突然打电话问
我，说可知道那童鞋厂搬
哪去了，他想给他小孙子
买两双鞋。我听了挺莫名，
不就搬在他公司的隔壁，
只相差几个门牌号码，难
道那么久他们没来往过？
他听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说原来我们做了好几年的
邻居还不知道啊。瞧，这便
是典型的不沟通。

然而，真的到了节骨眼
上又会怎样呢？从我工作中
遇到过的一件事来看，其实
上海人也抱团，只是抱团方
式不那么直接，更显得委婉

低调，很有本埠的人文色彩。
几年前，有家鞋厂濒临

倒闭，正在解散工人，并打算
卖掉厂房还欠款。这个消息
在业内不胫而走，有一次我
在走访一家公司时，该公司
的张老板聊起这个话题时
说，上海的鞋厂原本就不多，
颜老板的这个厂也开了十几
年了，突然听说要倒
闭，心里也不好受，大
家都是一起走过来
的，挺想帮帮他。
怎么个帮法？我

问。他说，我们公司的产品有
一半是外加工，如果我把这
些单子收回来放到颜老板的
厂里去做，或许他的资金可
以流转起来。为何不将这个
法子直接与颜老板沟通一下
呢？我有些不解。他想了想
说，其实你也知道，颜老板这
人挺爱面子，我这样直接问

他，不知道他是否愿意接受，
所以呀，还想请你做个桥梁，
把我的意思转达一下。

这个桥梁我当然乐意
做，于是我约了颜老板，直截
了当谈了这件事。果不
出张老板所料，颜老板
摇摇头说，这份好意我
领了，但要救活我这家
厂，每天至少要有 !"""

双鞋的数量，张老板的单子
只是杯水车薪，就算了吧。我
又说，如果由我出面联合几
家工厂一起下单呢。他还是
摇头道，让人家把外加工的
单子收回来是有难度的，弄
不好还会得罪人，这个情可
就欠大啦，我以后在鞋圈里
也没面子呀。

是面子重要还是
工厂的生存重要？这
个问题让颜老板的面
部表情复杂、纠结，他
迟疑良久终于表示，

那就试试吧，我这头先把工
人给稳住。
揽下了这个活，其实我

心里也是没底的，我不能保
证其他老板是否也像张老板
一样肯热心相助。接下来，我
将几家生意不错的厂家罗列
出来，开始了“热线”电话。出
乎意料的是凡是接到电话的
厂家几乎都表示，只要能救
活颜老板的企业，他们都愿
意这么做。没想到这项工作
进行得异常顺利，那几天，我
的心情也是异常激动，第一
次感受到上海人之间的“抱
团”是那么实在。如果说温州
人的抱团会让人热血沸腾，
那么上海人的抱团则是暗香
流动，他们的互动含蓄，彼此
都顾及对方的感受，给力更
要给面子，所谓一方水土一
方人。

经过了一年的运转，颜
老板的企业终于盘活了资
金，起死回生。我至今记得，
那个寒冷的冬天，因为有了
大家的“抱团”举动，上海的
鞋业也变得格外温暖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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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南京六合区秦苑路多家

店铺内设有提供环卫工人休

息的 !爱心驿站"# !爱心

驿站" 内不仅摆有桌子椅

子# 开水壶# 喝水的一次性

纸杯# 还备有空调# 冬暖夏凉# 环卫工人

随时都可以进 !爱心驿站" 休息$ 在六合

区# 这样的 !爱心驿站" 已有 '(多家$

环卫工人被人们尊称为 !城市美容

师"#他们的劳动强度最大#工作最脏最累#

无论是严寒的冬天#还是酷热的炎夏#都得

坚守在岗位上#任凭日晒雨淋#风吹雪打$

不用说找不到地方歇歇脚%喝口水#就是吃饭也只能蹲在

马路上$有一位环卫工想进一家银行的营业厅倒杯水喝#

结果还被保安撵了出来$

六合区许多沿街的商家在店堂内给环卫工设 !爱心

驿站"#不仅体现了尊重环卫工人%关爱环卫工人的思想#

也是以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尊重环卫工人%关爱环卫

工人的榜样$

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 无论你坐在高楼大厦里办

公# 还是在马路上清扫垃圾# 没有等级差别$ 人与人之

间又是需要互相尊重% 互相关爱的# 特别是对从事艰苦

岗位劳动的人# 更需要尊重和关爱$ 曾听到一位环卫工

人说过& !工作苦一点累一点没有关系# 就怕被别人瞧

不起$" 为环卫工人设立 !爱心驿站"# 实际上是在抚平

环卫工人的心灵# 克服那种自卑感# 使他们更加热爱本

职工作# 为美化城市作贡献$ 一座城市像一个庞大的机

器# 由千千万万个零部件组成# 少一个螺丝钉也不行$

因此#这种!爱心驿站"不仅应该赞美#更应该推广$

雪途漫漫
李京南

! ! ! !从浙江临海返回上海，
平常自驾车只有四个小时的
行程，因为那场雪的阻碍，竟
耗时两天一夜。
清早离开酒店，天气是

晴好了，但见停在广场上的小车子，积了一
夜的雪，像盖着厚厚的棉絮有点不认识了。
去除了车玻璃的积雪，载着车顶上的“棉
絮”，起程返沪。开到甬台温高速公路入口，
就开始堵车。大车小车排成几行长长的队。
无奈地等到了下午两点钟，有交警劝告我
们去宁波方向的小车，可避开高速路，改走

#$%公路。我们听从了，在弯
曲的 #$%公路上，顺畅地行
驶了一段路程，看看两边的
山水雪景，倒也宽松了一阵。
好景不长，快到高速公路三

门入口时，被早先受阻的大
批车辆堵得严严实实，进不
能退也不能了。

就在这百无聊赖的期
待中，发觉车窗外的农家院

落，被积雪勾出了一幅山村小景。白雪的
块面，形状不一，布局有致，透着山乡气
息。就坐在车里拍一张吧，留个纪念，若不
是在雪后的途中长久堵车，这山村小景也
不会被我定格。
下午五点，高速公路放行，堵堵停停，

驶到杭州湾大桥时，夜色已深。然而，大桥
的冰雪未除，车辆禁行，我们又一次“碰
壁”。返沪，只能绕道杭州。我是再也提不
起继续夜行的劲头来，只好留宿宁波。
等到第二天不紧不慢地返抵上海，已

是下午时分了。

灿烂矢车菊中的颓影
尹汉胤

! ! ! !一座城市的历史，
最忠实的见证者，是这
座城市的建筑。尤其是
那些立于历史风云节
点，浓缩着一个地域、

民族、岁月的城市建筑，便具有了更
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画家王嵬，出生于大连。大连在

中国近代史中，可谓饱经沧桑、内涵
丰富的一座城市。生长其中的王嵬，
童年时光，便穿梭盘桓于目睹大连历
史变迁的异国老建筑中。望着这些风
姿绰约的建筑辉煌远去，默默栖身在
历史岁月的风雨中。
午后的阳光，会为这些老建筑抹

上一缕亮色，使斑驳的墙壁、窒息的
烟囱、破败的窗棂、幽暗的门洞呈现
出一丝当年的旧影。然而，随着余晖
落去，很快便被淹没在了现代建筑的
霓虹之中。

默默独行在这些旧街区的王嵬，
面对正在消失的老建筑，心中怀着一
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情感和忧虑沉思
着。作为大连人和画家的责任，促使
他背起画箱，寻迹于老街旧巷，开始
了用画笔将这些老建筑，凝固于画布
的绘画行动。
以一己之力，将大连的历史建筑

记录下来，显然是力不从心能力有限

的。他的这种以画笔留住城市老建筑
的行动，很快化为了众多画家的共识
和参与。%"!" 年 & 月，由王嵬发起
组织的文化公益活动“凝望城市原
点———大连油画家烟台街 （光辉巷）
写生艺术行为”在大连举行。在大连
美术家协会画家们的集体行动中，这
座美丽海滨城市尘封的历史，以画家
的艺术视角呈现在我们面前。同时，

将他们对这座城市的记忆、理解、思
索、期待，浓缩在了绘画中。

“这座城市俊美、雍容、大气、
灵秀，是这座城市独特的历史和那些
优雅的精美建筑，异国情调浓郁的街
区给了我们创作的灵感和在此居住的
理由。而这一切，不应该只成为我们
这一代人的绝唱……”王嵬讲出了他
对这些城市的内心感受。建筑是一种
文化精神的体现。一座城市的建筑，
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不应只留有
现代时，而将生命成长的历史过程抹
去，哪怕是不堪回首的历史，同样需
要后人面对铭记。

随王嵬画笔，走进大连历史深

处。一座座日俄占领时期的老建筑，
在画家笔下呈现，那些老建筑就像一
个个世纪老人，穿着残破褪色的异国
衣衫，身体佝偻地站在那里，老眼昏
花地望着眼前陌生的世界。然而，这
些颓败的建筑，浓缩着宗教历史，残
垣中散发着异国文化气息，使我们站
在这些老建筑面前，仿佛听到了当年
建筑中的人声、音乐，看到了活动于
建筑中的人物、故事……
王嵬笔下的老建筑，构图设色全

依现场感觉而定，不管是残垣断壁的
废墟，面目全非的改建，拥挤不堪的
杂居，都真实地记录下来。一任荒草
萋萋，藤蔓肆溢，凌乱狼藉，将岁月
沧桑风霜残影真实地传达给读者。无
疑，王嵬要用自己的绘画，坚守一个
画家的思考表达。哪怕这种努力，对
改变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现状是那么地
软弱无力，但他依然忠实坚定地画
着。而对于超出画框的城市视野———
遮蔽了天际，铺天盖地矗立起来的失
却历史、文化传承的水泥森林，内心
充满了深深的无奈无助。
一幅旅顺口老建筑绘画，灿烂的

矢车菊散落着，远处一座建筑颓影，
只剩几根石柱挺立在废墟中。或许，
这就是画家王嵬用画笔要表达出的内
心写照。

三人行!必有""

史 明

! ! ! !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火车站出来，转乘赴比利时
的大巴。我拉着行李箱边问边行。

走着走着，无意中发现一对白人青年男女跟在身
后。起初我并没在意，认为不过是一种随机的偶然。但
后来渐渐感觉有点不大对劲，不会这么长一段都是同路
者吧？更费解的是，
他俩与我总是不远不
近，七八米的距离。
一个大老爷们，大白
天的倒没什么可害怕
的，但毕竟有点别扭。而当经过一个下沉
式广场需乘滚梯时，我有意反常一下，两
部滚梯选择了稍远的那部。但没想到的
是，那俩“尾巴”竟也舍近求远继续尾
随。
这可有点让我紧张了，第一直觉有可能遇到伺机抢

劫的或扒手了。长长的滚梯上，我开始思索脱身之计。
还未想出什么两全之策，就已到了巴士车站。事已

至此，也只好硬着头皮先进去再说。可诡异的是，我排
在售票处窗口有五六个人的队尾后，一侧头，余光下居
然看见尾大不掉，这对男女竟也排在我的身后。上帝
呀，天底下没有这么巧合的事吧！这可真是如芒在背。
就在我的大脑里瞬间空白一片时，忽然听到右边窗

玻璃处一声不算大的物体撞击声，侧头一望，什么也没
看到。但就在这时，身后的那名女子和男子一前一后冲
向了巨大的落地窗前。
只见姑娘从窗台上拾起一只小鸟，轻轻地抚摸着它

的头。原来，这是一只误飞进来的小鸟，当想再飞出去
时，却一头撞上了一尘不染的玻璃，刚才那声闷响就是
可怜的鸟儿制造的。
显然，小鸟撞得不轻，在姑娘虔诚的手心里已站不

起来。姑娘继续抚摸着它的羽毛，而伤心的眼泪也一滴
一滴落在小鸟身上。那名男子配合女友，也在一旁轻柔
地为小鸟吹气。两人说了句什么后，男子一下从背包里
掏出一瓶矿泉水，倒一些水在瓶盖内，女友慢慢撑开鸟
儿的小嘴，男子小心翼翼地往里倒。可是，两三下就呛
着了小鸟。停顿一下后，女友突然把自己的一小缕金黄
色长发，伸进矿泉水瓶，蘸湿，再把滴水的发梢对准小
鸟的小嘴……这时，一抹夕阳射进窗内，金灿灿的逆光
下，男女青年头抵头救护小鸟的剪影，就像一幅美丽的
'(油画，令人感动又赏心悦目。
小鸟在姑娘的手心里终于慢慢站立起来了。它朝姑

娘扬着可爱的小嘴，仿佛在呢喃着什么。姑娘也破涕为
笑。她变为双手捧着小鸟，像捧着件宝贝般缓缓走到大
门前，用力向上一抛，小鸟顺势扬起翅膀，一下子就飞
上了高空。姑娘依偎在男友的肩膀上，两人望着越飞越
远的小鸟，脸上写满喜悦和幸福之感……
目睹这一场景，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当他俩折回重

新排队时，我最初所有的敌意与戒备瞬间消于无形———
有如此仁爱之心的人，怎会做宵小之事呢？

胡文明
房子

（四字新词语）
昨日谜面：孤身为爱走

鹏城（四字常言）
谜底：一往情深

（注：一往，一人前往；深，深
圳，又名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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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菜摊上买到两斤硕大
的荸荠，回家洗净了煮“焐
熟荸荠”吃，这是我从小喜
欢的零食。还挑出一些削皮
切了炒肉片当菜。一边削，
一边竟回忆起许多往
事来。

上海人把“荸
荠”叫“地梨”。小
时候街上常有人把削
了皮的荸荠用竹签串
起来，插在绑了稻草
的竹竿上，喊着“扦
光嫩地梨哦———”，
当水果或零食卖。

上世纪六十年
代，我是上海戏剧学
院的学生。当年的上戏学
生，每学期都到郊区农村或
工厂劳动，让我们接触、熟
悉工人农民的生活，以后能
在舞台上“塑造工农兵形
象”。三月份的头上，我们
又下乡了。那一次，我们去
的生产队正在收荸荠。初春
的江南，阴雨绵绵，寒意未
退。荸荠长在浸着水的泥地
里，我们也就穿着高帮套
鞋、扛着锄头站在水里。一
锄头下去，翻起一坨泥巴，
一个个荸荠就嵌在那又黏又
湿的泥里。然后就要用手指
把那些荸荠抠出来。一坨泥
里的荸荠够你抠一二十分
钟。弯腰抠荸荠不算重活，
可始终没法直起腰来干；也
没法蹲下，一蹲下，屁股就
坐在水里了。手，一直就泡
在冰凉的水里；脚，踩在带
水的泥巴上，一滑一歪，凉

水就灌进套鞋里，那半个
月，套鞋里层就没有干过。
那半个月，我们住在生

产大队为我们提供的一个仓
库里。空荡荡的仓库又高又

宽敞，我们就在里面
支起帐子打地铺。老
乡让我们在仓库中间
生一堆火，歇了工，
我们就围在火堆边烤
干身上的棉袄和湿了
的长裤；老乡还送来
一堆刚挖出的荸荠。
记得有一天正是三八
妇女节，男生来跟我
们一起过节。大家边
烤火，边唱起《妇女

解放歌》，还把那些荸荠洗
净了扔在火堆里烤着吃。
烤熟的荸荠，皮微微起

皱，把皮剥开，“咔哧”一
咬……嗬，那个香啊！
荸荠带来的回忆，有苦

有甜。看着手中的荸荠，我
不由得想：这是谁挖出来的
呢？水，仍那样冰凉彻骨
么？是不是已经机械化收获
了？

哦，最后还要告诉看
官：把荸荠斩碎了，拌在肉
馅里，包饺子，做肉圆，都
别有风味。


